
铁门悲欢 

—— “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 

郑祖安 

 
    近代中国内战外患，烽火不绝。自民国以后，以军阀之间的混战、日本侵略中国为最经

常和严酷，连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也不能免。相反，因其是内外要冲、繁华之都，更成了争

战要地。但不同的是，上海有着全国最大的外国租界，即外国人在华最重要的基地，它们由

外国人统治、管理，在中国内战和中日战争中具有“中立”的地位，因此，当战火来临和被

战火包围之时，却能在一定地域中和一定程度上阻隔战争、游离战争。这一情况使发生在上

海的任何战争在态势上就比较特别，也使租界在战争进行时不免产生了一些奇妙的作用，本

文要涉及到的对中国难民的保护作用便是其中之一。 
    战争造成了大批、大批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为求生存、安全，不得不离开

住地，流向别处。租界既然是可以阻隔战争、游离战争的特别区域，中国难民自然要源源不

绝地涌向那里。面对中国难民潮的巨大冲击，租界当局采用了也纳也挡的办法，即既接纳了

相当多的难民群，也将大量的难民群阻挡于外，这就造成了中国难民悲欢不同的两种不同境

况。 
    不过如将两者进行比较的话，在客观上前者还是属于主流，也即租界对无数中国难民起

到了相当程度上的保护作用。也因此，当现今在更全面地研究租界历史及其对近代上海和近

代中国发展的关系时，还得重视它作为一个特别的地区，曾在非常特殊的历史状况中，产生

过不容否认的极大意义。 

 
一、隔离障碍：铁丝网、铁栅门和砖墙来历 

 
    自 1845 年第一个英租界建立起，到 1899 年英、美租界合并成的公共租界界域大扩张、

1914 年法租界以扩大警权为名实现的地盘大扩充，两租界虽然均和华界明确划分了分界线，

但双方却一向都未在交界处设立边界分隔线，而仅只在若干重要的地方，树立了刻有有关文

字的界石。 
    但这一种办法，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生了变化。 
    1924 年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了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和争夺财富之城

上海，挑起了“江浙战争”。两军在上海外围大举兴兵，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战地难民大

批向上海避来。上海两租界当局立即感到了战乱对租界的威胁，于是在租界边线打木桩、扎

铁丝，并派出军队和万国商团驻扎各处，从而形成了一道“铁丝网”防护线。 
    到 1927 年，北伐军节节挺进，北上途中相继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继挥师东向，

直逼长江下游。江浙和上海一带又进入了大动乱中，难民又一轮向上海，特别是租界中涌来。

3 月北伐军赶走旧军阀，攻克上海华界，7 月，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成立。在这快速发展的形

势中，上海租界作为外国列强在中国最要紧的营盘，虽然不致于如汉口、九江的租界那样会

被收回，但是，从新政府到广大民众，发出的“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收回租界”的呼声

日响一日，反帝浪潮势不可遏，租界当局从心理到防护，都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开始在

界线周围的路口、桥上先后造起了牢固的、永久性的铁栅门。因为它们是建在界线的租界内

侧，更主要的是，经历前述的战乱，租界已不可否认地被认为是可以避离战争的安全之地，

而租界虽然打起了铁门，却仍是对外开放的，并不影响人们的进出来往，因此，两租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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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动，在当时显然没有遭到大的反对和指责。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逐步建造起来的铁栅门，其分布的位置大致如下： 

 
公共租界铁栅门位置 

吴淞路、靶子路（今吴淞路、武进路）口 
                    北四川路、靶子路（今四川北路、武进路）口 

北江西路、靶子路（今江西北路、武进路）口 
北河南路、宝山路（今河南北路、宝山路）口 
北山西路、界路（今山西北路、天目东路）口 
克能海路、界路（今康乐路、天目东路）口 
北浙江路、界路（今浙江北路、天目东路）口 

爱而近路、北浙江路（今安庆路、浙江北路）口 
海宁路、甘肃路（今海宁路、甘肃路）口 

热河路、新疆路、（今热河路、新疆路、）口 
开封路、北西藏路（今开封路、西藏北路）口 

阿拉白司脱路、北西藏路（今曲阜路、西藏北路）口 
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堍 

乌镇路桥堍 
新闸路桥桥堍 

新大桥（今恒丰路桥）桥堍 
 
 

                               法租界铁栅门位置 
 

法兰西外滩、方浜路（今中山东二路、东门路）口 
小东门路、法华民国路（今方浜东路、人民路）口 
闵行路、法华民国路（今真如路、人民路）口 
福建路、法华民国路（今枫泾路、人民路）口 
太古路、法华民国路（今高桥路、人民路）口 
舟山路、法华民国路（今龙潭路、人民路）口 
台湾路、法华民国路（今黄代路、人民路）口 

新开河、法华民国路口，（今新开河南路、新开河北路与人民路交界处） 
老永安街、法华民国路（今永安路、人民路）口 
天主堂街、法华民国路（今四川南路、人民路）口 
兴圣街、法华民国路（今永胜路、人民路）口 

吉祥街、法华民国路（今江西南路、人民路）口 
紫来街、法华民国路（今紫金路、人民路）口 

老北门大街、法华民国路（今河南南路、人民路）口 
典当街、法华民国路（今金门路、人民路）口 

麦底安路、法华民国路（今山东南路、人民路）口 
磨坊街、法华民国路（今盛泽路、人民路）口 

郑家木桥街、法华民国路（今福建南路、人民路）口 
新桥街、宁波路、法华民国路（今浙江南路、淮海东路、人民路）口 

自来火行东街、法华民国路（今永寿路、人民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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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桥路、法华民国路（今云南南路、人民路）口 
皮少耐路、法华民国路（今寿宁路、人民路）口 
华盛路、法华民国路（今会稽路、人民路）口 

敏体尼荫路、麋鹿路（今西藏南路、方浜西路）口 
白尔路、蓝维蔼路（今自忠路、西藏南路）口 

辣斐德路、蓝维蔼路（今复兴中路、西藏南路）口 
安纳金路、蓝维蔼路（今东台路、肇周路）口 
茄勒路、蓝维蔼路（今吉安路、肇周路）口 
平济利路、蓝维蔼路（今济南路、肇周路）口 

劳神父路路、蓝维蔼路（今合肥路、肇周路）口 
康悌路、蓝维蔼路（今建国东路、肇周路）口 
杜神父路、蓝维蔼路（今永年路、肇周路）口 

徐家汇路、蓝维蔼路（今徐家汇路、肇周路）口 
    
 
    法租界从东面的十六铺向西，再向南直到斜桥，在长距离中布置了多达 36 处的铁栅门。

但到徐家汇路东头却停住了，未在南面边界线再继续向西筑门，这是因为：当时紧贴徐家汇

路南，有一条“肇家浜”与徐家汇路平行，向西一直伸展到法租界的西端徐家汇，正好可作

天然屏障。不过这条肇家浜到 30 年代也发生了变化，使法租界当局不得不再大兴土木。 
    这就是自 1926 年外通黄浦的陆家浜被填没改建成陆家浜路后，肇家浜的外潮来水顿时

失去，于是水位大大降低，尤其是东段河道加快淤塞。30 年代中期，华界市政府不得不将

斜桥至日晖港一段河道先行填没，改成道路。但这样一来，这一段法、华交界地，就解除了

原先的水流阻隔，变成了可以直来直去之地。到 1937 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法租界为

去除从南边而来的麻烦，竟狠下决心，雇佣大批小工，从斜桥至日晖港筑起一道厚实砖墙。

这道墙长达近 4 华里，仅在几个要道路口和桥上，开了铁栅门，供进出的需要。如同以前的

河流一样，法租界将这道砖墙当作了永久性的防护屏障。 
    当法租界大兴土木的时候，随着中日战争的大举展开，日益激烈，北边公共租界的防卫

情况也在发生极大的变化。以前公共租界的西面是以北西藏路为防线的，故 20 年代修建的

铁门，在 1932 年“一二八”战争主要拉锯于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时，尚可发挥相当的

作用。但这次战争规模空前，凶焰弥天，难民如滚滚大潮涌向租界，公共租界的西面防御线

不得不向西大举推展。按理，这一防御线应延至公共租界的西界，即 1899 年确定的小沙渡

向南至静安寺一线，但这一线已为人口和建筑均已密集的市区包围，于是租界当局就乘机向

中国政府实际已完全无力控制的前越界筑路区推进，最终将其定在紧靠华界环城大道中山路

的沪杭铁路里侧。租界派出英军、美军、意大利军，从新垃圾桥南堍，沿苏州河南岸一直向

西，直达远方的苏州河沪杭铁路桥，然后向南沿铁路线东侧和凯旋路，越极司菲尔路（今万

航渡路）、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法华镇路、安和寺路（今新华路）

等，直至虹桥路。在这一线打桩密置铁丝网，各路口下掘地壕，上堆沙袋，配备机枪钢炮，

驻军和巡捕日夜分班把守，严重戒备。 
    其时北边的虹口、杨树浦早已为日本势力所占据，公共租界当局实际已无法控制和管理

那一大片地区。但在中部、西部、南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分别建造了如上述的铁丝网、铁

栅门和砖墙，还可以凭借河流、铁路线等固定的分隔物，这样就建立了自 1845 年以来所长

期没有的，较为正规的租、华两界分界线。有意思的是，这是在战争和动乱的特别的环境和

原因中生成的，而且是以防御线为形式和标志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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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次难民大潮 

     
    在 1937 年的中日战争中，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前后经历了两次难民潮的冲击。 
    第一次是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实际早在事变发生的前夕，当上海黑云压城，战争

随时会一触即发的时候，租界外的人们，特别是日人盘踞的虹口地区的人们，难忘 1932 年

“一二八事变”的惨痛教训，已有人开始向南边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迁移。到“八一三”的炮

声一响，虹口、闸北成了中、日军队恶战之区，于是虹口、闸北、杨树浦一带的中外居民，

能走的，无论贫富，便大批大批地涌向苏州河南两租界地。“外白渡桥”是沪东虹口、杨树

浦过苏州河向南的最近的通道，整个大桥以及外滩大道上，人流滚滚，有人曾生动地记录下

了当时的猛烈状况：“途中搬运箱笼之车辆，自早至夜，未尝停止。”① “白渡桥上的人，

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求出路。那时，地上婴儿的哭声，行走迟缓的老弱

的男女，被压在地下的呼救音，呼儿唤女的悲啼音------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澈心脾。

又因人心慌乱，亟望逃出战区，所以人如蜂拥------难民为了要逃生，衣箱也抛了，被褥也丢

了，满路尽是遗弃物，把宽阔的马路，弄得隘狭难走了。”② 虹口、杨树浦的大部分地区本

就属于公共租界的范围，故苏州河东面的桥梁通道，对虹口、杨树浦来的难民，是必须开放

的。但界路和北西藏路一线，面向华界，当 8 月 13 日战争一爆发，公共租界当局便将所有

的铁门对外关闭。这样，闸北地区的大部分难民要进入租界，就无法像虹口、杨树浦的难民

那样可以直接通过，而必须从北西藏路向西过苏州河进入。如果在新闸桥、新大桥上不易通

过的话，还可从新垃圾桥西至新大桥之间的河岸上，设法摆渡至南岸，进入租界。 
    南边的法租界情况又有所不同。战争进行时，日军派出飞机轰炸南市，同时中、日飞机

也在空中交战。因此南市虽然不是战区，但属炸弹飞临的危险之地，南市的部分居民便大多

向近旁的法租界流来。不过，南市毕竟还没有直接发生战争，境况不一样，其难民流向法租

界的势头，与虹口、闸北、杨树浦一带涌向公共租界的大潮相比，此时要小得多。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铁门自 8 月 13 日起关闭管制，每天晚上 10 时至第二天早晨 5 时还

实行宵禁。不过实际上在起先及以后，没有也很难做到整日的绝对封闭。如公共租界的难民

先时可以用渡河的方法，迂回进入界内；法租界起先采用上下午各开两次的办法，如 8 月

14 日上午 10 时半，在法租界与南市交接的各个要口，铁栅门上的小铁门（边门）都打开，

让行人通过；到下午 3 时，又将东新桥街、八里桥街等处的大铁门也打开，让往来的行人、

车辆通过。以后两租界都采用严格掌握，但仍是适度开门的方法，其中法租界的开放度较公

共租界为大，除将一些主要地方的铁门关闭外，其余地方的边门常开。而当两租界内的无数

难民收容所、慈善机关等到界外去接收大批难民进租界时，两租界的当局是都让它们的车辆、

人员顺利进出铁门的。 
    第二次难民潮是 10 月至 11 月间。在日本海、陆军事力量的猛烈进攻下，大场于 10 月

26 日失守。大场一失，东线闸北、江湾的中国守军势必要被日军围歼，于是只得撤向江桥、

南翔一线。日军乘胜大举挺进。江桥、南翔以东，特别是闸北、江湾、大场、真如一带战区

的难民恐慌到极点，便沿着沪杭铁路线滚滚南下，想通过公共租界的西部防御线，投入租界。 
    11 月 4 日晚，日军在南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并迅速扑向松江，上海南部受到包围。

10 日，日军在浦东登陆，猛攻南市，南市及远至徐家汇的华界随时有被日军占领的可能，

这一带的居民已毫无安全可言，于是以汹涌之潮涌向相邻的法租界。 
    然而这一次两租界的情况和当局对难民的态度，与上一次相比，已有改变。就公共租界

来说，因西面的防御线远移到了沪杭铁路线，原越界筑路区西部地域尚有一些空地，因此租

界的这一警戒线，有时也接纳一部分沿铁路线急下的中国难民，让他们避入到租界里。但公

                                                        
① 《申报》，1937 年 8 月 14 日。 
② 朱作同等编：《上海一日》第二部，上海华美出版公司 1938 年版，第 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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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租界的中区、法租界内，经上一次延续达二个多月的难民潮的冲击，界内所有的难民收容

所已人满为患，大量的新难民已到了流落、遍布各处街头的地步。两租界当局出于接待能力

以及最重要的租界自身安全计，宣布暂时关闭对外交通。法租界因直接面对南市，最为严重，

在 11 月 10 日发出关闭铁门的通告，通告作如是说：“------如遇南市一带飞机轰炸或战争发

生之时，界内居民务希居家勿出。再衔接华界边境之各区域内，暂时禁止交通，仰各界注意

为要。”①

    大批、大批的难民于是便被铁门挡在了界外，其时头顶时有日机飞掠轰炸，有家不能归，

财产不随身（为进租界，不能随带行李，否则进不了铁门），饥寒交迫（时天气已转冷），一

幕幕凄惨、悲伤的苦难便出现在阴冷的、无情的铁门边，以下就是这一段历史的一些断片： 
 

     “------难民比前更多，箱笼被褥，木器家具，千车万担，绵延数里，呼号啼哭，

惨不可言。”
②

 

 

    “民国路上塞满了三四天没有滴水进口的奄奄待毙的男女老幼。那几天又下着雨，

就只在雨中淋。法租界的铁门关得铁紧，法国兵和安南兵守卫着门里的铁丝网，不许难

民越雷池一步。”
③

 

 

铁门突然的开了，饥饿的人们，不，已经失去了人类意识的疯狂了的饥饿之群，如

黄河决口向着租界里潮涌而来，他们忘记了已有三天没有饮食，凭他们疲惫不堪了的躯

壳，冲！冲！向着租界里冲！残忍的木棍在“人”的手中使劲地挥动，在另一种人类的

头脑上沉重的打着打着，不绝地打着！脑壳碎了，鲜血在流！前面的人跌下地去了，后

面的，那里顾到，尽是在他的身上踏过去，踏过去：冲！冲！向着租界里冲！
④

 

   “（铁门里）几个声势汹汹的巡捕把守住，非要有通行证才可进去------天空中出现

了一架日机------于是起了个重大的纷乱和骚动，后面的人尽力向前拥。男的叫，女的

哭，夹杂着被挤倒在地上的孩子的被践踏的惨叫声。但是，他们继续互相拥挤，谁也不

能从这堆人群里，救出那被挤倒的孩子。假如蹲下来，就有遭到同那孩子一样的命运。”
⑤

 

  “有一家前门在民国路，后门在法租界的烟纸店的主人，看不过店门外的同胞的那

种惨状，开前门放进了一些人，法租界当局要按人处罚他一百元。结果，他牺牲了那铺

子。”
⑥

 

 

  “有一家茶叶店的主人，因为有三千元的现钞留在南市店里，待去拿了要回进租界，

已经来不及。他饿了三天，出十块钱买不到一杯水。最后出了几百块钱才由一家法租界

                                                        
① 《申报》，1937 年 11 月 11 日。 
② 朱作同等编：《上海一日》第二部，第 37 页。 
③ 张一望编：《沦陷前后的上海》，汉口群力书店 1938 年版，第 51 页。 
④ 《申报》，1937 年 11 月 14 日。 
⑤ 朱作同等编：《上海一日》第二部，第 31 页。 
⑥ 张一望编：《沦陷前后的上海》，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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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把他用绳索吊上楼。回进租界，他已经半死了。”
①

 

三、租界关闭铁门的无奈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铁门、铁网和砖墙，隔离了租、华两界的交通，阻挡、排斥了大批

的中国华界难民，如上述所举的一些情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铁门是如何的狰狞、冷酷，

在它们的阻隔下，华界难民经历了饥、寒、风、雨、挤、压、病、死等的煎熬，受到了流浪

与炮火中的如在地狱一般的难以忍受的苦难和无限伤痛。 
    被阻隔在铁门、铁网和砖墙外的难民自然是十分值得同情的，对那些举起木棍、皮鞭驱

逐难民的租界巡捕也深应痛恨，然而，全面地看，两租界在最严重的时候将所有的铁门基本

上都紧闭，强行堵住难民的进入，却也是在非常时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以下我们得将

目光从铁门外移向铁门内，对两租界的内部进行审察一下。 
    当“八一三”的炮火一响，中、日军队在华界的闸北和宝山，公共租界的东区即虹口、

杨树浦一带恶战时，公共租界工部局立即宣布：“本局迫不得已，只能顾及事实，而注重于

维持所能切实控制区域内之安宁与秩序，并遵守严格之中立。”②法租界也采取了同样的立

场。“中立”者，就是两租界不参与中、日双方的战争行动，同时也要求双方不准将战火延

及两租界地区。在“中立”的前提下，两租界在起先都能做到：1，容许和接纳因战争而生

成的双方难民（实际主要是中国难民）进入界内；2，容许双方界外非军事的机关、学校、

企业、团体等转移、设立于界内；3，在解除武装的条件下，容许和接纳双方的败兵、散兵

进入界内。 
    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下，当第一次难民大潮涌来时，大批的中国难民得以源源不断地进入

到两租界内，据 8 月底的报纸报道，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国难民，高峰时曾达到 70
万人左右。③这些难民或投亲靠友，或借宿旅馆客栈，或租赁余屋空房。许多无依无靠、无

财无业的难民则被中外慈善机关、宗教团体、同乡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建立的各种难民收容

所所收容。这些收容所利用界内的游乐场、学校、寺观、会馆公所及其他各种公共场所、闲

置空地，广泛开辟场地，以安置更多的难民。两租界当局在这方面也是尽力地予以鼓励和帮

助的，因这有利于解决界内的难民问题。以下是工部局卫生处对界内收容所和所收难民数的

一些统计：①

 
难民收容所及收容难民数统计 

 
时间          收容所数量         收容难民数 

                  8.30             105                52106 
                  9.10             116                61835 
                  9.23             121                61896                 
                  10.17            125                56196                 
                  11.4             132                71452 
 
    然而，尽管有亲朋好友的帮助，有旅馆客栈、余屋空房可借宿暂居，有上百的收容所有

可能会接纳，但是几十万的庞大难民之数，实在是太大了。当时 1937 年公共租界的人口约

为 122 万人，但北区和东区已不受工部局控制，因此如扣除两区的人口，中区、西区及越界

                                                        
①张一望编：《沦陷前后的上海》，第 52 页。 
② 1937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第 24 页。 
③ 《立报》，1937 年 8 月 31 日，实际数字可能还要超过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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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路区的人口约为 50 万人，加上法租界的总人口 48 万左右，共为近 100 万人。②100 万左

右的人口要接待 70 万以上的外来者，那么就是每 1 人要接待 0.7 个难民的比例，这是两租

界的居民人口及现有建筑和环境所难以承受的。这样终于到了各收容所和整个租界区人满为

患的地步了。难民们，主要是那部分无财无业、无依无靠的人，在各难民收容所无力和无法

解决的情况下，便只能流落街头、食宿街头了。于是，在铁门外出现极度悲惨苦难场面的时

候，在铁门之内的街头巷尾，也出现了另一种无限艰难困苦的辛酸场景。以下是当时有关这

一场景的一些记载： 
 
 

在法租界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两旁商店门前露宿者，亦不下数百余人，大都狼

狈不堪，饥寒交迫，厥状殊惨。日来仅赖一二热心人士，购买大饼馒头，前往散放，聊

以充饥，此外并无其他给养。
③

 

法租界各处里弄中，每晚露宿难民，颇为拥挤，且连日阴雨，各难民如落汤鸡一

般，易染疾病……
④

 

无量数的生命，他们是盲目地塞进租界里来了，他们没有带得在战区里的财产，

------他们想保障他们的生命而丧失了所有的财产，然而不知道丧失了财产后的生命也

是没有保障的。房租在二房东的算盘下吓得他们吐出舌头来------要发现招租的红纸

条，几乎要看花了眼睛。于是，马路边的人行道上，弄堂的过街楼下，都做了他们“暂

避风雨”之所。
⑤

 

“从战争的恐怖中救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七十多万难民，处在饥饿、寒冷、疾

病的死亡线的威胁之下。 

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随处都可以碰见这些战争的牺牲者。男人、妇女、儿童

聚集停车处或商店橱窗的前面，------有些人坐在行人道的边上，蜷曲着，身上背着严

格蓝布包，或者一卷席——这是他们所有的一切。”
⑥

 

    因难民成千上万、持续不断地从外涌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界内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实际问题。 
首先是粮食、食品和燃料供应发生了困难。租界原先的物资储存应该说还是比较充足的，

因此一时不至于会很快出现断粮、断食品、断燃料的情况。但由于战争在上海周围进行，租

界与外界的联系大受阻碍。物资补充的来源在缩小，难民却在成倍成倍地增长。进少出多，

租界内的粮食、食品、燃料的价格便自然要上涨了。米商、食品商、煤商为牟取厚利，又借

机囤积居奇，关门停业，更引起了物价的飞腾暴涨，市面的混乱。如米商经常观望不动，营

业者少，即使开门的，对每人仅限购 1 元之米。到 10 月时，租界的粮食供应已出现危机，

工部局和公董局用不得不分别紧急向安南西贡大批购米运沪。  
至于副食品，租界内肉类、鱼类有相当的冷藏储存，最困难的是新鲜蔬菜的供应。“八

                                                                                                                                                               
① 录自有关日期的《申报》。 
②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附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罗志如：《统计表中的上海》，第

37、38 页。 
③ 《申报》，1937 年 11 月 16 日。 
④ 《申报》，1937 年 11 月 19 日。 
⑤ 《申报》，1937 年 11 月 18 日。 
⑥ 《沦亡区域同胞的惨状》第 1辑，上海抗战编辑社，193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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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战争爆发后，江湾、罗店、浏河、大场等地陆续都成战场，这些地方对租界供给越来

越减少，随着战争的深入，沪西、浦东的供应也大受阻碍，于是只能靠农夫零零落落的私运

贩入了。新鲜蔬菜是居民每天都要消费的副食品，不能长久储存，还有燃料方面，随着天气

的逐步转寒，需求量在加大，这些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其次，是衣被、日用品的缺乏。来自战区的难民大多都是只身逃出，一无所有，或只带

有一些随身物品。而从南市来的大批难民在通过法租界铁门时，要受到巡捕的监视，肩挑车

载的庞大行李不准通过，否则你就进不了租界。这样，来到租界里的难民，特别是收容所的

难民和蜷缩于街头弄里的难民们，极其地缺少衣被和日用品。自 9 月夏天一过，天气渐渐转

凉，缺衣少被的难民日子越来越难过，饥寒交迫，导致许多人染病，有些被冻死。各个难民

收容所全靠社会各界的捐献维持，常见收容所经常在报上呼吁各界人士慷慨给予捐助钱物，

但捐献显然远跟不上实际的需要。至于街头弄里的难民得不到如收容所那样的正规帮助，只

能靠各方零星的施舍和自己想办法，例如要自己做点饭，从锅柴到碗筷都得想法去借讨，其

艰难的境况是可以想像的。 
    第三，威胁最大的是疫病的流行了。战争爆发后，各医院人满为患。源源不绝的难民的

涌入，普遍难得医疗的保障。拥挤、混乱、饮水不洁、营养不良、缺医少药、小病得不到控

制，众多的原因使难民集中地的卫生大成问题，从而在两租界内引发了一些疫病的流行。最

严重的是霍乱和痢疾的发生。据公共租界卫生处和法租界卫生处在 9 月 15 日发表的第三次

报告，公共租界患霍乱的人数为 258 人，法租界患霍乱的人数达 384 人。①从 8 月 30 日到 9
月 28 日，仅公共租界各医院中收治的霍乱病者就有 791 人，到 9 月 28 日，其中已死亡 148
人，另怀疑患上霍乱病症的人也达 1118 人。②公共租界内还有一所专门的隔离医院，死亡人

数则更多。自 9 月 10 日至 19 日的 10 天中，因患霍乱和痢疾而死者共为 277 人。③上海霍

乱的严重，使香港当局将上海定为“时疫口岸”，凡从上海前往香港的，都必须先在上海其

专门指定的地方进行身体检查，在取得合格许可证后，方能进入香港。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为了控制界内疫病的流行，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办法。工部局曾对虹

口、杨树浦来的战区难民过苏州河时，实施了检疫；④又专门建立了一座隔离医院，收治传

染病人。两租界的卫生处并派出医生到各难民收容所指导卫生办法，特别是还很认真地在一

些地方设点和派人、派车，上街免费为居民和难民接种霍乱预防针和牛痘预防针等。 
第四，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大量难民涌入，又是战乱高潮时期，人员高度混杂、社会

状况空前复杂。且不说战争双方在租界内频繁活动、互相对抗，这一期间，因乱世动荡、饥

寒交迫等各种原因，铤而走险、偷抢害命等犯罪案件猛增。两界内盗匪充斥，恶势力横行，

从室内到街上，杀人越货的重案也时有发生。为防止宵小之徒的扰乱和意外事故的多发，公

共租界一再将宵禁时间提前，最早曾提前到从傍晚 6 时就开始（至凌晨 5 时）。⑤凡在此戒

严时间，有逗留在外者，巡捕随时可以将其扣留。为了加强管理，两租界还都不断增加警务

力量，这增加了行政开支，但仍难控制混乱局面。 
    如前所述，租界当局最“注重于维持所能切实控制区域内之安宁与秩序”，但上述各主

要问题，直接和严重地威胁到了两租界的基本环境，为了要保持“安宁与秩序”，当第二次

难民潮来到后，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征得中、日方同意，于 9 日在民国路和方浜路之间的旧

城北部，开辟了“南市难民区”后，⑥租界当局便于 10 日正式宣布关闭全部铁门，封锁了

                                                        
① 《申报》，1937 年 9 月 17 日。 
② 《申报》，1937 年 9 月 30 日。 
③ 《申报》，1937 年 9 月 21 日。 
④ 《申报》，1937 年 9 月 10 日。 
⑤ 《申报》，1937 年 9 月 23 日。 
⑥ 由于战区扩大，越来越多的难民向租界涌来，使租界不堪承受。为了解决这些难民的生存问题，法国天

主教神甫饶家驹倡议在南市旧城内划出一个区域，建立专门的难民区。于是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发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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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华两界的交通，于是就把成千上万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难民排斥在铁门外了。 
    不过，尽管租界当局宣布关闭全部铁门，但实际上却并未严格地做到完全断绝租、华两

界的往来，这一方面是由于铁门外前推后拥、抢天呼地的难民大潮势难抵挡，另一方面，面

对陷于苦难境地、惨不忍睹的难民群，作为中立者的西方人还是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

（尽管有一些巡捕在难民冲击时也会挥舞皮鞭、木棍）。因此，即使在宣布关闭的情况下，

在有些时候，仍会短时间的打开铁门，让一部分难民进入，或者虽然不打开铁门，但为铁门

的内外两边提供一定的方便。 
    法租界 10 日宣布暂时关闭铁门、封锁内外交通的当日，难民如潮涌入老北门铁门，法

租界警务处加派巡捕、包探于铁门内外，“竭力维持秩序，使难民均摩肩接踵鱼贯而行，”但

对“携有箱笼包裹者，则禁其进入租界，形迹可疑者，施以检查。”① 11 日，日机从早到晚

对华界狂轰烂炸，南市非难民区的中国人为避轰炸，成千上万地向北面租界涌来。民国路上

法租界各铁门前数万难民麇集“妇孺童稚，啼饥号寒，凄绝尘寰。”②在此非常特别的情况

下，法租界当局将老北门暂时打开，让一部分难民进入（只进不出）。同时又打开南阳桥铁

门，让租界内有事要去华界的难民出去（只出不进），两相单向流动，不致内外冲突。当时

的报纸和不久出版的专书也作有其他的有关铁门开放的报道和记载： 
 

“又有难民从东自来火街铁门上，越入租界约四五百人。”
③

 

“十一日那天，南阳桥铁门只开放了一次，立刻大批难民进了租界。但不到五分

钟，铁门依然闭上。”
④

 

“现该队（指世界红十字会救护队）又于外滩一带，运出难民一千八百余人，送

至安全地带。并于法华交界处，商得法工部局之援助，开放铁门一小时。”
⑤

 

    因当时处于战争的极度混乱时期，这些报道和记载也许不是非常的精确和全面，但是或

由于有些铁门固守不易，或因飞机呼啸、炮声隆隆，难民生死就在一刹那，有些地方的守卫

者（或者也请示过上级）不免动了恻隐之心，而违背规定临时打开了一会铁门，这是完全可

能的。 
    12 日以后，法租界铁门似对外关紧，不过，并不禁止界内向界外的难民输送他们最需

要的食品。其时从各方奔逃而来被挡在法租界铁门外的数万难民，饥寒交迫，许多人已二、

三日露宿于外，甚至没有一丝进食。两租界内的国际和上海的各种团体、机构，以及具有爱

心的个人，购置了大批的大饼、馒头、面包等送至各铁门口。铁门不能开，这些食品便由守

卫的中、法巡捕代向铁门外的难民抛送。但是，离铁门远的的难民，很难接到食品，于是各

团体与个人又与沿民国路上的商店、住家相商，借他们的上层窗口或阳台，甚至到屋顶向远

离铁门的难民抛送，“光饼（即大饼）与馒头等，纷纷如雨滴而下，且送食物者此去彼来，

故历久不绝。”①对此，法租界当局和巡捕并不干预，而且是给予支持的。 
    与此同时，南市难民区的几万难民同样也食品匮乏，情势十分严重。由上海国际救济会

和其他慈善团体、个人捐献的大批食品，在从租界要送出时，在铁门处交给世界和平会的专

                                                                                                                                                               
征得中、日双方方同意后，于 11 月 9日正式成立。但这个难民区因处于华界内，且地小人多，并不能容纳

所有的难民，他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仍都没有保障，因此大量难民耽留于民国路上，侯机仍想进入租界。 
① 《申报》，1937 年 11 月 10 日。 
② 《申报》，1937 年 11 月 12 日。 
③ 《申报》，1937 年 11 月 12 日。 
④ 张一望编：《沦陷前后的上海》，第 46 页。 
⑤ 《申报》，1937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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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职员，由他们转给难民区。在这方面，法租界当局给予了更大的方便，能让他们直接通过

铁门直接搬移到难民区的。 
在血腥恶战中面对陷于绝境中的中国难民，租界当局和西方人确是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

精神的。法租界如是，处于北边的公共租界同样也有相当的表现。在“八一三”战争史上，

上海租界救援中国难民最为被称颂的一个事件，就发生在公共租界的西线。在 10 月 26 日大

场失守，中国守军撤向江桥、南翔一线后，10 月 27 日，闸北、江湾、彭浦、真如、大场一

带以前没有走掉的居民，特别是各村落的农民，顿失所依，如滚滚之潮逃向苏州河之南。这

些居民且多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他们在惊逃到沪杭铁路桥北端时，已是疲惫不堪，举步维

艰：“大多数难民在走到铁桥北端都似乎要昏到，但仍挣扎着很费力的一步步跨过铁桥的枕

木。老妇和孩子们的步武是不够枕木的距离的，于是跌的跌，爬的爬，叫的叫，哭的哭，那

真可是极尽了人间的惨象。”其时上有日机的轰炸，后有日军的追击，前面是公共租界的铁

网和铁门，难民真的落入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就在这一时刻，守卫在桥南的英国军队和租界

中西巡捕，毅然向前伸出了救助之手，一个身在现场的中国人，记录下了他亲眼目睹的动人

场景：“他们（指英军士兵）卷起袖管，用那粗壮多毛的手臂，从桥的彼端一次次的一手抱

着一两个正在骇得哭的孩子，一手扶着或抱着龙钟的老妇或无力行走的妇人们走过桥来；一

担担代难民们把衣被或食米挑过桥来；他们流着汗，一次一次，我在那边的二小时中他们始

终是那么像对自己的家人般真诚地对难民们援手。我亲眼看见难民们对他们感激得落下泪

来，我亲耳听见难民们由衷地地诉说的感谢话------”②

从苏州河北涌来的难民实在太多，公共租界当局于是开放铁门数次，对要进者，“经驻

军略施盘问，即予放行”；③又派出救护车，将被流弹击伤的人和妇女、小孩送往租界医院

和安全地方；对租界内救济和慈善团体前来救援的车辆和人员，尽量给予帮助和方便。 
10 月 27 日公共租界英国驻军和租界巡捕奋不顾身地救助中国难民，及让难民避入租界

的高尚品格，在上海广为传扬，各界市民对此深为感动和感谢。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上

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等众多团体纷纷致函英国驻沪防守司令，表示深切谢意。上海市

市长俞鸿钧也特代表全市市民，向近二、三日内见义勇为助救涌入公共租界的中国难民，并

对受伤者作“初步襄治”的英、美、意驻军，表示“深切之感忱”。④

 
四，结语 

 
    “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的人们饥寒交迫，嗷嗷待哺，天天幻想

着天堂。”⑤

    在枪林弹雨、大敌进逼，每个人的生命都随时可能被摧折的血腥形势中，中国难民如潮

涌向两租界，他们把租界看作“安全区”，把租界比作为“天堂”。尽管进了租界也有衣食住

行等种种问题，尽管在租界内完全有不能预知的何样前途，但当时难民最真实的感觉和最巨

大的愿望是：“到租界上去，最近又最安全”；“冲进租界的人觉得很侥幸”；“走进天堂和地

狱的关口，我们轻松地透了口气。”⑥ 因为在苏州河南的租界区，不会受到日机、日炮的狂

轰烂炸（除偶然的因素外），不会受到法西斯军队的烧杀抢掠，至少，在这一大片的区域内，

因避离了敌人和他们的暴行，生命就有可能得到相当的保障。而这一在战争中人们最基本的

要求，对进入租界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终确实是达到了，因此，租界在当时被称作为“天

                                                                                                                                                               
① 《申报》，1937 年 11 月 16 日。 
② 《申报》，1937 年 10 月 28 日。 
③ 《申报》，1937 年 10 月 29 日。 
④ 《申报》，1937 年 10 月 30 日。 
⑤ 《申报》，1937 年 11 月 14 日。 
⑥ 朱作同等编：《上海一日》第二部，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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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并不为过。 
    从租界一面来说，自“八一三事变”爆发起，其铁门基本是打开的，也即是对外开放的。

仅至 11 月中旬，因局势变得格外的严峻，因租界内已人满为患，才不得不基本封闭铁门。

但随着南市的很快陷落，华界城区已不再仍属战区，两租界铁门于是陆陆续续先后打开，旧

有的交通仍恢复原样，难民们重返故里。这样，从总的来说，在战争期间，两租界铁门开放

的日子为近 3 个月（8.13——11.9），闭门日为仅 10 天。开大于闭。 
    在这一期间，两租界共容纳了 70 万以上的中国难民，更深刻地说，因租界在中日战争

的特殊的“中立”地位，还因有着租界内难以计数的中外团体和个人的真诚无私的不断帮助，

这 70 万以上的中国难民也就得以受到了保护，根本地避免了生命的危险。这是不容否认的

历史事实。 
对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八一三战争中的极其特殊的作用，及对中国难民的特别帮助，

在当时就被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颂扬，如 11 月 11 日《大公报》中的时论作如下说：“在

这次凇沪战事中，各租界当局及友邦人士给予我们的同情及援助已甚多，这是我们永永感念

不忘的，最著者，如闸北退却之时，北区数万难民麇集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上，敌机在

作惨无人道的扫杀，公共租界则开放铁门，尽数收容到租界里来。最近沪西南市数十万难民

都向法租界涌，租界当局也量予放行。法国教会人士更倡议创设南市难民区，全活数十万生

灵。这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道与友情。”现今，当我们来重新全面认识、研究租界的时候，

对它们在上海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和作出的重大的贡献，当也是不应忽视和

忘记的。  
                                         （原载《史林》2002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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